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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改变能否从与自己对话开始？
——参与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西双版纳冬令营有感

在古希腊神话中，盖娅是大地之神、众神之母，地位尊崇。参加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西

双版纳冬令营，让同学们与自然接触，将获得什么样的体验呢？

文 / 邱文晖

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已经在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开展过多年冬令营，每年植物园也

会有工作人员与盖娅的工作人员协作，今年我和另

外两名同事以引导员身份也参与到了其中。

在这期冬令营结束前的晚上，营队的总召集人

橙子（自然名，营队期间，所有的参与者都有一个

自然名，以下类同）开玩笑说，心得应该在冬令营

结束之前写完，这样记忆还鲜活，容易些。很同意

这样的说法，但是冬令营结束近两周之后还是没写

出来。总得为自己的拖延症找点借口吧：我们做环

境教育活动不是经常说，效果好不好要看一段时间

之后吗？那么，我的一段时间大约是两周吧。

总印象

两周的时间会沉淀一些东西，也会过滤一些东

西。回想一下，总能记起一句话：不能为了做活动

而做活动。这是一天活动结束，晚饭过后，引导员

们聚在一起总结反思一天活动、发现问题、提出改

进建议时，橙子多次提到的一句话。对于那些对环

境教育有所了解的人来说，这句话也许并不新鲜。

换句话说，设计和执行活动需要目标，发现问题、

提出改进建议时同样需要活动目标提醒和指引。而

这些环境教育活动，不管目标是什么，多多少少都

希望对参与活动的人产生影响，并因此改变他们的

行为甚至习惯。这一点，不因活动时间、活动地点

或知识内容设计的不同而改变。

冬令营营员们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当地的

大环境中，在营内的小环境中，接收来自自然和社

会的各种信息刺激，其中可能有些为他们带来惊奇，

可能有些为他们带来以前未接触过的知识，可能有

些为他们带来不快甚至气愤，可能有些又为他们带

来宽容和关爱，可能有些为他们带来某种决心，可

能有些又为他们带来当即做出的改变。他们时时刻

刻在建立和维持着一些联系：与这个地方的联系，

与周围人的联系，与自己的联系。盖娅自然学校把

所有这些联系都综合考虑在冬令营中，并切实这么

做了。

与地方的联系

开营前的一天，盖娅冬令营团队（橙子、鸵鸟、
独处观察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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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与我和同事为接下来几天的活动踩点。

尽管他们在西双版纳植物园的冬令营活动已经开

展多年，仍然再次确认各个地点和路线，不仅是

为了减少当期活动的不确定因素，也是一个真正

重视让营员建立地方联系的团队会做的事。他们

说，没有踩过点就不能当合格的引导员。再者，

一个地方会随着时间不断在演变，它不是静态的

存在。基于这样的地方设计的活动同样不是静态

的，总有更新、改进或微调的必要。去年做“叶

子猜猜猜”的地方今年有太多游客干扰，怎么办？

今年“生命之网”的游戏能不能选择离博物馆更

近的地点？初识植物园的路线上有没有针对成人

的、足够具当地特色的介绍点，有没有针对小孩的、

足够有趣的介绍点和活动设计？

第一天下午的初识植物园，橙子、鸵鸟以及日

程表本身都提到要以点状、个性的东西切入，而接

下去几天的进一步认识和自主探索植物园活动层层

深入。盖娅自然学校尝试让它的营员们建立的地方

联系并不单纯靠视觉，有蒙眼闻香的嗅觉和听觉，

有爬树的触觉，也有捡食果子的味觉，更有神奇之

地独处活动中脱离现代生活“常态”、融入自然、

与天地花草鸟虫产生交集。

与其他人的联系

每个营员在活动期间都会与不同的人群产生

联系：与小营员的联系，与大营员的联系，与引导

员的联系，与游客的联系，与当地人的联系。开营

的当天晚上及晚餐之后是嘘寒问暖，引导员分几路

到营员房间询问情况，比如携带的物品是否齐全、

环境是否适应等。与此同时，营员们同样也和其他

营员嘘寒问暖、互相熟悉，尤其是小营员们，似乎

很喜欢这样的串门。

第一天上午，活动正式开始，少不了诸如队名、

队规这样的团队建设活动。相比小朋友都能看出来

的明显直白的团队建设，印象更深的是组队之前的

秘密伙伴活动，即每个营员通过抓阄，与营内某个

营员建立秘密伙伴关系，冬令营结束之前都不能说

出自己的秘密伙伴是谁，只能秘密关注他 / 她，并

在有需要时帮助他 / 她。喜欢这个活动有几个原因：

一是人们都喜欢秘密，小朋友也不例外，抑或更甚；

二是对秘密伙伴的关注和关爱很可能是真心的，因

为没有其他人知道，也不因获得赞赏而为；三是即

便之后组成小队了，秘密伙伴很可能并不是自己的

队员，各自维护跨越小队、跨越小团体的那种关注

和关爱。

与自己的联系

有人觉得这是诡辩，但是也不无道理：现在的

自己是一分钟之前的自己吗？一分钟之后的自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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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观察蜘蛛网。

02 蒙眼毛毛虫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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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自己一样吗？可能大多数人都已经觉得，这

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与自己产生并维

持联系就并没有什么怪异的。

不论是我们每个人与其他人产生冲突矛盾，

还是与我们周边的环境产生冲突矛盾的时候，沉浸

在自我之中可能都并无多大益处。相反地，如果我

们跳出自己，回头想想一分钟前的自己，向前看看

一分钟之后的自己，以看待其他人一样的标准看待

“那些自己”，又会怎样呢？正如冬令营里的一个

情景那样，在一个集体创作活动中，两个小营员产

生矛盾，都甩手不干了。橙子和鸵鸟经验丰富，而

且对这两位营员的性情也足够了解，在他们气头上

的时候先由着他们去，假装看其他地方，同时时不

时关注他们的状态。有趣的事发生了，两位小营员

从不同方向离开大家后，先是在一定距离上游离，

然后是若无其事地、曲折来回地往回挪，最后慢慢

回到集体创作中。橙子和鸵鸟说他们俩对这两个小

营员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属于那种越劝越来劲的

家伙。如果一个引导员在组织活动的潜意识中只看

得到营员与地方、与他人的联系，不顾其他，追着

两位闹矛盾的营员后面劝，结果或许大不一样。

或许有人问，那两位闹矛盾的小营员因为引导

员“不管”岂不是错过了不少创作时间？是的，像

橙子多次说的，不能为了做活动而做活动。鸵鸟说，

就需要这样的集体活动把大小营员的“自我”和其

他问题暴露出来，面对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

而且，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引导员的事，

也是暴露出问题的那些营员需要做的，需要回头想

想那个失控的自己，需要向前看看接下来的自己走

向何处。不管每个人年龄几多，为自己留的后路是

长是短，想到要留后路时是早是晚，毕竟留后路和

“存活”是人的本能。

除了这种随机应变创造的、让营员面对自己

的机会，冬令营还有每人一本的营员手册，营员每

天除了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还需要记录自己

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人无时无刻不处在某种状态

或情境中，处于某种情境中多了，或许就成了习惯，

或许就建起了一个舒适圈。我们不是说，环境教育

是要改变人的行为吗？那么像盖娅这次冬令营这

样的活动，打破了多少习惯和舒适圈呢？维持了多

少之前活动打破旧习新建的行为或习惯呢？我不

知道答案，也不确定橙子和鸵鸟是否知道这些问

题的答案，但是亲眼看见了他们为营员们创造的各

种情境，包括秘密伙伴、餐前感恩、每天活动结束

前的神奇之地。

一些狡辩

以上的心得的确有明显的偏重，但是我无意

打压提到很少或者没有提到的、对环境教育同样

很重要的东西，比如知识传播、技能培养等。同样，

提到得少也不代表盖娅自然学校不注重这些。只

是在整个冬令营期间，让我有触动的不在这些地

方，而在花了较大篇幅写的、关于“与自己的联系”

的方面。毕竟，要不要做出行为改变或者其他任

何决定，是由自己决定的。我们有理由在做环境

教育的时候关注活动参与者的“自己”，而不仅

仅把他们看作参加活动的一群信息接收器和按既

定路线行动的物体。

后记

冬令营大营员蝌蚪妈妈在结营几天后，在微

信中分享了自己的心得文章，标题大致是：让孩

子学会爱的能力。个人看来，这和环境教育的目

标毫无违和感。她还分享了一张照片，注道：虽

然猎豹（她的儿子）总是哭咧咧的，惹不少人烦，

但是仓鼠（另一位小营员）很有爱地给在草地上

睡着的他喷驱蚊水到脚上。一开始还很纠结地想，

仓鼠和猎豹是不是秘密伙伴。但是，是不是又何妨，

如果是，那是好事；如果不是，不更是好事吗？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而这些环境教育活动，不管目标是什么，

多多少少都希望对参与活动的人产生影响，

并因此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习惯。这一点，

不因活动时间、活动地点或知识内容设计

的不同而改变。


